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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布拉康高踞扎西次日山之上，俯瞰着下方

良田千顷，绿树成行，屋舍俨然，市集熙攘……

站在扎西次日山脚下，雍布拉康赫然矗立山

顶，后方的碉楼头戴四角攒尖金顶直冲灰白色苍

穹。沿陡峭的山路拾阶而上，细碎的山花在路旁

次第绽放，红色围墙上，一摞摞小小的玛尼石堆垒

开去。

山风挟着细雨直往身上扑，令人不禁打了个

寒噤。用力裹紧羊毛披肩，偎栏下视，山势崔嵬，

岩壁如刀劈斧砍。一阵清脆的铜铃声蜿蜒而上，

一骑身着红色藏袍的开道马队飞驰而来，山脚下，

王室的仪仗队缓缓驶上山，松赞干布骑在高头大

马上，丰神俊朗，英武不凡，一旁，文成公主撩开雕

花镶金马车上的绣帘，映出满月般的面颊与远山

似的轻眉。

不单单是我，许多前来瞻仰雍布拉康的人都

会产生如此奇异的想象。我想，这并不仅仅是因

为这里曾诞生了西藏的第一座宫殿，第一位藏王

和第一块耕地，也不仅仅因为这里曾是松赞干布

与文成公主的夏宫，所以才格外地引人遐想。这

儿仿佛涌动着一个巨大的时空裂隙，历史与现实

反复交错，于是，你仿佛听见了一千多年前的马嘶

风鸣，看见人们庄严地低下头来，手心向上，静静

地夹道而立，感觉到文成公主曾倚在那扇窗前，喜

悦地看着下方农人播种自己带来的良种，满怀深

情地隔空回望大唐……

松赞干布到底爱不爱文成公主？我想是难以

找到理由不爱的。这可以从历史上强盛至极的大

唐与自称舅甥的土蕃的实力对比中，从松赞干布

为文成公主几易旧俗中，从百姓一千多年来对文

成公主崇敬、爱戴，乃至将其神化中窥见端倪。那

么，文成公主到底爱不爱松赞干布呢？历史上，松

赞干布英明神武，二十几岁的年纪便金戈铁马一

统土蕃，面对这样雄才大略又年纪相当的英主，我

想，文成公主也是难免不动心的吧？但小情小爱

在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面前又显得如此的轻如

鸿 毛 ，比 起 情 爱 ，对 国 家 、对 民 族 的 责 任 重 于 泰

山。文成公主对松赞干布的爱终将升华为对土蕃

的热爱以及对藏族同胞的怜爱与慈悲，而松赞干

布对文成公主的爱也终将升华为对大唐的敬意以

及对和平友好的维护。在一起九年后，松赞干布

英年早逝，文成公主独身留藏三十年，一缕精魂永

远地留在了西藏。

文成公主的革履与缎带渐渐隐入历史的剧

幕，但成千上万个“文成公主”却从全国各地源源

不断地涌上高原舞台。在党中央支援西藏的号召

下，中央、各兄弟省市的援藏资金、援藏项目、援藏

技术从四面八方飞向西藏，延续着“藏汉一家亲”

的动人历史，谱写新时代援藏建藏新篇章。无数

的在藏、援藏干部们舍小家为大家，毅然投身高原

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曾经，

多少个明月夜，满怀思念地遥望着远方柔弱的爱

人；多少个黎明时，依依不舍地挥别了家中老迈的

父母；汽车发动后，再望一眼杨柳依依的桑梓；火

车进站前，再亲一口尚在襁褓的幼儿……

一路向西，日夜兼程，每途经一个站点都计算

此刻已离乡多远，一千公里、两千公里，朝着天的

方向，路越走越高，越高越险，一步步踏上了青藏

高原。上了高原，气喘吁吁，几步一停，头痛欲裂，

辗转难眠。

骑马上山下乡，裤子上磨出了血渍，徒步跋

山 涉 水 ，脸 上 晒 出 了 高 原 红 ，渴 了 ，往 嘴 里 塞 上

一把神山上的雪；困了，钻进藏族老乡黑乎乎的

毡房；冷了，捧起牛粪蛋蛋扔进炉膛；饿了，酥油

糌粑味道香……这是多少老一辈在藏、援藏干部

的切身经历。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各省市的

无私援助下，一代代前仆后继的在藏、援藏干部

们与当地各族群众共同努力，短短几十年，西藏

已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为 群 众 建 起 了 安 居

房 ，公 路 铺 设 到 村 庄 ，各 项 事 业 大 发 展 ，脱 贫 摘

帽奔小康……

慢慢下山去，从山脚再次回望雍布拉康，依稀

仿佛，又看见了文成公主，只见她仍身着那身大红

色的嫁服，伏在围栏上，满眼赞许地望向我，她的

面孔是如此熟悉，仿佛在哪里见过，仿佛天天都在

相见……

近中秋的天，温度才有些凉起来。如今成都

的秋越发没有秋的感觉，似乎只是夏的尾巴，空

气中依然带着燥热，闷闷地把人罩在其间。而真

正到了中秋那天，一准儿是阴雨连绵，想赏月都

成了一种奢望。于是，儿时曾经看到的美丽月

光，便成了以后的一种思念！

儿 时 ，是 在 北 方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度 过 的 ，四

季都有极其分明的景色。中秋时节，到处都是

一片澄明，空气中似乎不含一丝杂质，清凉爽

净！

而中秋的夜空像极了宫崎骏笔下的漫画，充

满了梦幻的色彩。月亮又大又圆，悬在丝绒一般

的天幕中，无数细碎的星星，缀在墨蓝的绒面上，

闪着柔和的光芒，此刻的天与地是如此的接近，

仿佛触手可及。看那月光照耀下的粼粼星河，觉

得自己跑远一些，到尽头一些，便可捡拾到闪闪

的星星。天空中偶有一两片云彩从月上轻轻拂

过，更加深了夜静谧的气氛。

脖子仰望酸了的我倚靠在爷爷身上，听他讲

嫦娥、讲吴刚的故事，然后让我分辨月里的桂树

和玉兔。于是我竭力睁大眼睛，在那影影绰绰中

寻找他们的位置，但我不明白这样小的月宫，桂

树怎么生长，嫦娥又是怎样飞翔？爷爷的大手轻

轻摸着我的头，笑而不答！

除了圆圆的月亮，月饼是中秋不可或缺的

存在。儿时吃的月饼是姥姥亲手做的，这些月

饼被牛皮纸包裹着，油浸出来，把纸变得透亮

儿。芝麻花生核桃和蔗糖，不知姥姥怎么把它

们混在一起烘烤，掂在手上沉甸甸的，隔着纸就

能闻到浓浓的香甜。不等月亮上来，嘴馋的我

月饼早已下了肚，还带着烘烤的余温。唇齿留

着香甜，嘴角挂着碎屑，一种暖暖的舒坦！手上

包装纸被晕染上的油印，仿佛屋檐上初现的月

亮。

自从随父母到了城里，每当中秋的时候，吃

月饼总去超市购买，但无论怎样挑选，都吃不出

记忆中那种醇厚的香甜。月饼的包装越来越华

美，月饼的馅儿在不断翻新，味道却失去了最原

始的纯正。

那时普通农家的中秋节，并无隆重的仪式

和精心的安排。于是，如平日一样，爷爷晚饭后

倘若没有喝醉，照例会带着我去遛弯儿。牵着

爷爷的白褂子后襟，绕过水井，听着零星的犬

吠，不多会儿就到了田野。麦子收割后的庄稼

地无比广阔，视野尽头与天空连在一起，麦秆的

清香还遗留在田地里，蚂蚱和小青蛙会被我们

的脚步声惊吓得从草丛中跳起来。爷爷吧嗒着

烟嘴，袅袅的烟子从烟锅中升腾起来，然后缓缓

融进月光里。我像小狗一样跑一段停一段地等

着爷爷。月光倾泻一身，把爷俩儿莹白如两块

温润的玉。

回到城市的生活是喧闹的，连夜晚也不例

外，夜空被霓虹的光占领，天幕被高楼大厦分割

得七零八落，眼帘里满满当当的，但心里却有种

说不出的虚空。

这一个中秋，月亮现与不现已不重要，那种

飞云衬月的明净本不属于城市的夜空，而做月饼

的人和讲故事的人也早已远去！

虚空下，人也空空的，只有思念浓成一片，向

遥远的月宫飞去……

雪山可以低头

可是，你不能倒下

否则，五十六颗傲骨筑起的堡垒

就会崩塌

捧起“浙江”给你的任命状

年轻的县委书记啊，面对三十多万人民的期待

你也曾举重若轻，运筹帷幄

可这时你却感到

这一张纸，如同高原上最厚的冻土

重逾千钧

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已属家常便饭

铁锤镰刀下，滚烫的誓言

早已把“牺牲一切”攥进拳头

前方，那是个无比神秘的领域

前方，那是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高原

前方，那是个比蜀道还难的地方

但你却别无选择

除了一往无前

缺氧令人头痛

但你头痛的却不仅是缺氧

还有如何将浙江先富起来的经验

搬上高原，并克服水土不服

嫁接到离天空最近的村庄

让你彻夜难眠的

不是高原反应

那种失恋般的痛苦，吃了高原康就能遗忘

而是你的内心，变得比哈达更为柔软

一个兔唇的藏族孩子

一个白内障的老阿妈，都能让你

潸然泪下，茶饭不思

遇到困难

你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

被雪山染白的头发

如刚毅的雪峰

越是风雪越是硬朗

你最喜欢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

就像举起一面红旗

更像你沸腾的热血，或是

一团喷发的火焰

温暖着藏族同胞的心田

八十多岁的妈妈

不知道西藏在哪

你说西藏的山跟家门前的鼎湖峰差不多高啦

是人间的天堂啊

到处盛开着美丽的格桑花

每个人都是菩萨心肠

你用笑容擦干了妈妈的泪花

在转身的刹那

却泪如雨下

忠孝难以两全

多少援藏人壮士一去

从此再不复返

在高原上空颠簸的机舱里

在无人区颠簸的汽车里

生命脆弱犹如悬卵

每次出差路过的悬崖

连牦牛都走得小心翼翼

人间到地狱

只是咫尺的距离

你的白发

如参天大树般根根傲立

鲜血和汗水

被经年的风霜轻轻抹去

无数的楼房、村庄、学校

与青藏高原一道隆起

三年，只是个短暂的瞬间啊

却魔术般在你的额角

划出

深可见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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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蹒跚迈腿

作为人

就开始了走路

双脚默默无闻

为主人一生负重

无论走南闯北

不管往西还是往东

无论刮风下雨

不管电闪还是雷鸣

永不停下往前的步

人生尝不尽的苦和甜

就在脚下的路

路是可以选择的

有直路

有弯路

有捷径

有泥泞

有大道

有小道

有洒满阳光的路

也有长满荆棘的狭道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不管称心还是违心

你都必须做出选择

步入社会

面对脚下的路

多种选项等着我

有一条能看到尽头

充满阳光

没有风雨

照着走下去

就可能到达“辉煌”的路

有一条看不到未来

充满迷茫

布满荆棘

只能探步而行

一步步摸索

我选择了充满荆棘的路

不是我勇敢

也不是我天生能吃苦

只是觉得

太容易的东西

没有价值

雨过天晴

才能见彩虹

挑战未知

勇于探索

乐于吃苦

才能获得成功的喜悦

照着自己选择的路

走啊走

看着胳膊被荆棘划破

望着前面

仍旧是未知的路

曾有过彷徨

有过退缩

于是在心里问自己

这到底值不值

回望走过的路

那已经被我踏平的荆棘

似乎在对我说

继续往前走啊

只有披荆斩棘

永不回头

才能走出

真正辉煌的路

路还在延伸

决不能就此止步

转变一种方式

继续选择与荆棘为伴

把挑战作为乐趣

视吃苦为荣

走出精神

超越自我

秋 访 雍 布 拉 康
李精思

路
高扬

白头发的指挥长
余风

父
亲
的
镰
刀
（
外
一
首
）

罗
裳

听
见
青
稞
金
黄
的
呼
唤

夜
里
，年
迈
的
镰
刀

突
然
抬
起
了
锐
利
的
目
光

手
握
明
晃
晃
的
镰
刀
，父
亲

以
谦
恭
的
姿
势
站
在
地
头

脸
上
写
满
丰
收
的
喜
悦

地
里
，一
穗
穗
金
灿
灿
的
阳
光

在
收
割
机
的
轰
鸣
声
中

被
欢
快
的
拖
拉
机
运
进
了
村
庄

现
代
化
的
乡
村

镰
刀
，早
已
失
去
昔
日
的
辉
煌

闲
散
如
一
弯
旧
时
光

可
收
获
时
节
，父
亲
还
和
以
往
一
样

与
镰
刀
一
道
，起
早
歇
晚

把
一
粒
粒
青
稞
悉
数
接
回
家

青
稞
的
黄
金

中秋夜语
杨芳

路在远方 唐晓光 摄


